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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文学
已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
生态文学的主流理论体系仍以西方视角为主，侧重
于对生态危机的宏观书写与哲学批判，较少关注地
方性知识与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叙事可能。中国民族
文学则以其深植地域的叙事传统和对自然的情感性
书写，为生态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路径。这些作品
扎根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赋予自然主体
性，在地方化经验中呈现出人与自然情感交融、命运
相依的微观文学图景。这种独特的生态表达，不仅突
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展现了自然与人类
共生共感的价值理念，也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空
间与伦理维度，成为建构多元生态文化的重要资源。

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书写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学研究首先要批判的一
种思想观念。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
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
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他认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可
以上溯到《圣经》所建构的人类—自然观，“所有造物
除了服务于人类之外别无其他目的”。而中国众多民
族的创世神话故事，其中就已经蕴藏着人与自然命
运与共的价值观念。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自
然界的山川河流、风雪雷电都被赋予了主体性，甚至
成为故事的重要角色。自然并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工
具，而是与人类平等地存在。蒙古族的创世神话中，
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这种叙述强调
人类起源与自然界的联系。无独有偶，苗族创世神话
中，蝴蝶母亲是万物的起源，而且蝴蝶母亲并非单独
偏爱人类，而是公平地创造和对待所有生物，反映了
朴素的万物平等、生命共荣的思想。这些神话故事通
过将自然元素拟人化、神圣化或直接赋予其创造生
命的能力，强调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表达了民族文
化中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价值观，也为现代社会反
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有力参照。

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人与自然的和谐仍是民
族文学的重要主题，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依托，更
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作家艾吉的《梯
田里的哈批》通过讲述后土司时代的哈尼生活，以

“昂玛突”（祭山仪式）等祭祀活动反映了哈尼族将自
然视为生命共同体重要成员的意识，强调了人与自
然的精神纽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融汇民族
文化与自然景观，他习惯将自然要素人格化，凸显自
然界的主体性，展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和对自然的
深情礼赞。藏族作家阿来的《月光下的银匠》用大自
然默默不语的坚强和温情成全了小银匠达泽对艺术
与信仰的追求，在大自然的恒久面前，小银匠的悲苦

故事最终得到了升华。
在蒙古族文学作品中，草原戈壁意象占据着核

心地位。很多作家通过讲述人与自然、历史与文化交
织的故事，将草原描绘为蒙古族文化的生命之源。阿
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狼
獾河》不约而同地将草原精神化、文化化，以草原的
兴衰隐喻人类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匮乏，体现了对自
然温情的深深眷恋。对自然意象的极度珍视不仅是
对各民族自然崇拜的文学传统的沿袭，更重要的是，
自然元素已经内化为他们想象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
重要符号，蕴含着少数民族的伦理观和生态智慧。在
众多民族文学作品中，自然不仅是生命价值的物质
载体，更是生命内在精神与意义的生成场域。

“人学”以外的叙述方式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往往
是关注人和人类社会，从人的价值和利益角度思考
问题，这有其必然性，也创造了巨大的思想和美学价
值。然而，从“人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还远远不够，
离开了自然，就无法全面完整地认识人和社会。通过
民族文学，恰恰可以发现“人学”以外的价值观念和
叙述方式。大自然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背景，更是具
有生命力的主体，读者从中能够深刻感受到人与自
然关系的紧密性。

佤族作家张伟锋的《空山寂》以佤族村寨的山
川草木为叙事主体，呈现了自然丰荣与人类精神世
界的内在关联。森林不仅是故事的舞台，更是具有
生命力的性灵存在。满族作家叶广芩的《老虎大福》
建构了一种人与动物的矛盾共生关系，以人们杀死
最后一只华南虎后的精神空虚批判了功利自然观。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亲鱼游而去》不断在人
和动物之间转换身份和叙述视角。仫佬族作家廖润
柏（鬼子）的《八月，干渴的荒野》将大地拟人化，讲
述了生态的变化与文化的衰退，将大地的声音和人
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模
式，也为在人的价值之外重构审美价值体系提供了
一种新的视角。

生态主义叙事的核心在于，赋予自然以主体性，
使其不再只是被动的背景或资源，而是与人类共同
构成生活的整体。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人类
中心主义”框架，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重要地
位。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民族文学的这种
叙事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化与情感性：人与自然的微观互动

对照西方的生态文学理论，可以发现中国民族

文学在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情感维度上的独特贡献。
西方生态文学理论通常关注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
发等全球性生态危机，并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抽象
关系为核心议题。中国民族文学则通过扎根于特定
地理环境的地方性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具体生动
并充满情感的互动。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结合，不
仅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范围，也有助于构建更加
全面的生态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民族文学常着眼于地方性的微观议题，以
具体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符号为依托，通过地方性叙
事展现人类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哲学。这种具
体而微的描写，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全球性宏大叙事
形成互补，为生态文学理论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
角。瑶族作家光盘的《烟雨漫漓江》通过漓江流域居
民的生活叙事，展现了河流在广西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以漓江边的小人物来展现人类生产活动与河流
如何保持和谐。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的小说集《蓝
雪》描绘了游牧文化中人与草场的互动，通过描写
生态退化问题，为现代牧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启示，也对全球性的土地退化问题提出了批判性
思考。

与西方生态文学注重生态批判不同，中国民
族文学更强调人与自然间的情感连接，这种独特
的生态视角通过叙事、象征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多
维度的展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七叉
犄角的公鹿》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刻的共生关
系。驯鹿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精神信仰的载体，
体现了鄂温克族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哲学。
在同样展现鄂温克族生活的迟子建《额尔古纳河
右岸》中，主人公与森林、河流、动物产生强烈的情
感互动。这种情感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态审美
视角，弥补了现代生态文学中常见的抽象化和工
具化倾向，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更加人性化
的表达方式。

中国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生
态观念，为生态文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不仅
在艺术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在哲
学上深化了生态主义的理论边界。一是强调自然的
主体性，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建构多元的生态伦
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关注地方性知识，通过地方
化叙事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为全球生态危机
的解决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三是将生态伦理与
人类情感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情感化叙述，为生态文
学注入人文关怀的温度。中国民族文学的生态智慧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推动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
教授）

各民族文学对生态文学各民族文学对生态文学
观念的拓展与重构观念的拓展与重构

□□杨一丹杨一丹

我无力读完煌煌五十卷的《白庚胜
文集》，只能抽出其中一卷《团山文源》
谈谈感想，盖因团山也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游子心中唱不尽的赞歌。
白庚胜青年时期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
留京工作，至今已40余年。乡音虽然
大改，不改的是对故乡的魂牵梦萦和一
往情深。代序《团山小记》中说：“余之
故乡曰团山，因重山怀抱而名之。”“虽
居山中，团山却不为崇山峻岭所困，不
甘封闭自守。”“是故，余爱余乡，凡土地
人民、清风白云、风俗习惯无所不
爱……”落笔千言，让地灵人杰、多民族
水乳交融的团山跃然纸上，引发读者对
这个藏于深山人未识的古村落的向往。

白庚胜对故乡的深情厚谊是多维
度的。人们可以从《慨当以慷，歌以咏
志》中，品味到他对内侄的殷切期望；
从《民族文化的诗意书写》中，读到他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高尚情操。他
为众多乡友的新作写序，为纳西文化
的点滴进步欣喜，不遗余力地加以鼓
劲，表现出长者风度。一路走来，白庚
胜数十年如一日地艰辛探寻着民族民
间文化的踪迹，为纳西文学文化发展
发出“新声”。

我从书里还读到他那颗感恩党、国
家、时代、生活、人民的心。通读《团山
文源》一书，我感到白庚胜在完成对家
乡团山的深情回眸的同时，也实现了用
开放的视野拥抱祖国，其生命中贯穿着
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红线。《谈谈纳西
族的忠义爱国传统》诠释了纳西族维护
国家统一、重视民族团结，忠于党，坚持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所在，充盈着爱
国、爱乡、爱民族的大爱。

如果说《丽江文化新亮点》《沙场
秋点兵》《我和我的纳西族民间故事》
《人间奇迹石头城》《我的学校我的老
师》等篇章，更多关注的是丽江或纳西
族的文学文化发展状况，那么《域外拾
珠东巴异香》《〈文化遗产保护诠说〉自
序》《共享文明》《〈和谐文化知行录〉后
记》《〈纳西学研究〉发刊词》《郭沫若与
纳西文化二三事》等篇什，则是他推动
民族文化发展、攀登思想哲学高峰的
精神结晶。

他认为，“如果说先行者们在五十
年前采取主动精神，顺应民族解放的
潮流，完成了丽江历史的伟大转变，那
么，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在新的历
史转折时期，更应站在时代的高度，胸
怀天下，审时度势，创造历史，重塑辉
煌。”他坚信，“纳西人民必将在党的领
导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祖国的
繁荣昌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作
出应有的贡献”。从中足见他对初心
和使命的坚守。

《回家的路》写丽江历史上的行路
难，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
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了铁路、高
速公路、机场，天上地上四通八达，北京
到丽江不再遥远。作者由此发出感慨：

“我会永远铭记路从哪里来、路往哪里
去，铭记路由谁开拓、路靠谁维护。这
将使我永不迷失所处的方位和前行的
方向。”这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党和
国家的感恩之情。《最后一公里，高架连

心桥》《天雨正流芳》等篇章也表达了类
似的情感。

白庚胜的不少作品，奋力谱写了民
族团结进步的盛况。《团山文源》除对母
族进行礼赞外，也关注其他民族的命
运。如《呼吁抢救江边文化》一文中提
到：“在民族关系上，工程区自古分布有
众多的民族，纳西族、汉族、白族、藏族、
彝族、苗族、普米族、傈僳族、傣族曾经
在历史上共同开发了这片富饶的土地，
并早已凝结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
体与文化共同体。保护江边文化遗产
就是保护这些民族的共同利益。这对
尊重历史传统、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
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可见，他时刻践行着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和发展
进步的使命，不忘来时路，如绿叶对根
作深情的回报。

该书知识性、史料性、逻辑性强，让
人受益匪浅，而文学性、艺术性、哲理性
则贯通全书，弘扬了主旋律，激昂了正
能量。《团山文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纳
西族农民的儿子从丽江出发，成长为作
家、学者的文化苦旅，也看到了他对党
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看到了
他踔厉奋发、回报生养他的故土和培养
他的祖国的身影。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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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多民族诗歌，
从传统纸媒到已然常态化的网络，多路
径交叠的采撷，更能凸显当下的鲜活现
场，映现出多民族诗人如石榴籽般相融
互嵌的创作现状。《中国少数民族诗选》
（以下简称《诗选》）立足于整体性视野
进行横向取样，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诗歌该写什么和怎么写，始
终是可研究的话题。诗歌的变与不变
关乎个人与族群、自然地理、经济文化
等多种变量。新时代各民族诗歌创作
多种多样，文本充满创造性努力，这也
保证了《诗选》的整体质感。

在农牧业文明、工商业文明和信
息文明之间，或者说在景观社会、大众
文化、媒介信息和智能技术之间，并不
存在截然的分界或断裂。在当下，多民
族的多声部吟唱既包含地域文化的现
代性审美，又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
意性还原，以及对时代气息的细腻感
受与书写。

一个与时俱进的变化是诗人的自

我意识明显强化。各民族诗人不仅是
传统文化的代言者，他首先是自我存
在的思考和表达者。对历史文化传统
的关心与自我关怀同等重要。从个人
性到多样性，诗人对现实环境及种种
情感、生与身的体验过程，其实也是群
体精神文化的具体映照。

二

民族及民族文学研究近百年来收
获丰富，民族诗歌作为话题仍有较大
空间。各民族早期诗歌文化相对属于
稳定性传统路径，拥有共识性的认知
体系，创作与批评时常也默契于特定
的意义表现。当一茬茬诗人逐步置身
时代现场，汇入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
难免会与“原地”和“民族性”有所距离
而失却辨识度。这种困窘将长期存在，
亦是与机遇同在的挑战。而推陈出新
始终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所在。新，指
观念也包括形式与语言的适当翻新，
井水河水海水各有千秋，各有风姿的
主体性视角与情感可以刷新现实与记
忆，为自然及乡土赋予独到的诗意。

自古以来，诗歌对于国家、地区和
民族而言就是悠远的精神“指路经”和
文化旗幡，其创作、传播及接受有着不
同路径与时差，大方向则是共识性的，
它终会靠近文化、文艺、文学的“共同
体”，融贯之后又开枝散叶。由此亦可
说，越人歌、格萨尔或楚辞其实从未停
顿，从不只是孤岛独峰般只属于当时
当地。从《诗选》中亦可见，各民族诗人
的自我创造、身份认知和自我意识等
多方面都从容且丰富，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体现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及文学资源的汲取与消化，体现为
对文化传统进行继承基础上的革新。

三

从音乐类的歌、说唱类的谣到歌
诗联合，再到现代意义和文学性层面
的汉语新诗写作，这是一条生生不息
的文明链条，是具有非物质属性及活
态存在特征的精神传奇，也是各民族
诗歌成熟渐显的过程。就《诗选》看，很
多作品均呈现出具有现代特征的新经
验、新表达，各族优秀诗人正稳步迈向

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峰。
全球化、数字化、城市化或城乡一

体化等各种“化”的现实交错，是所有
作家诗人共同面临的背景与环境。近
年来，各类语言甚至包括外语在内的
多类型写作实践渐多，也给民族文学
研究带来新的参考。

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其存在的科
学性与合理性经过了岁月检验。它是
中华文化传播与认同的主干载体，也
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合体，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时空制约，改善了各民
族文化和语言的种种。作为文化实践
者的各族诗人当然也是敏锐的感知者
和前行者，他们的涌现及其意义在于
自觉转型，合流于主流之中，二者在多
元交融中互哺，推动各民族文学及诗
歌文化生态得到互鉴更新，增强民族
自信、文化自信。

诗歌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汉语言文字保障了其传承
与创新的连贯性。汉语或普通话本身
也是多元化的聚合，正如《诗经》和《离
骚》至今还在传递中国诗歌中的人文
精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兼容并包，

促成了诗歌文化在不同时段的生机与
辉煌。及至西学东渐、新诗勃发，中国
诗歌始终在兼收并蓄、流变融通中开
拓，各民族汉语诗歌正如此理。换言
之，各民族诗歌传统相对维系了本民
族的民族性及历史文化，各民族的汉
语诗歌则共同维系着中国诗歌文化传
统特性及整体性，二者合力共建了新
的历史时期下的中国文脉。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诗歌文化传
统的国度，诗歌让“时、地、人”形成了
某种精神共同体，让不同时代和地区
的诗人相认，其认同共建并促进了汉
语文化的丰富与完善。各民族诗人对
汉语的创造性运用，拓展了汉语的文
化视野及现代化实践，亦对民族文学
有创新性充实。

四

现当代民族诗歌经过多个历史阶
段，每个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转
型。转型并不意味着截断。时代与社会
的进步，促使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与网
络伴生的写作者在文学界占比甚众，

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写作的种种既定规
约，或者说在写作中，不时体现出对语
言才能的自我证明。当代各族诗人的
语言方式明显繁杂多维，较多使用包
含古典意趣的书面汉语，以及方言、戏
剧、俚谣的杂糅。杂糅是技能也是力
量，是诗歌在数智时代的“跨界”动力
与多文化碰撞的结果。相较而言，年轻
诗人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借鉴更为充
分，其写作的主体性与语言个性也更
为明显。在完成对城乡经验、情感经
验、阅读经验的理解与融通之后，“00
后”诗人将会达到诗意认知与艺术超
越的新高度。

《诗选》虽然是管窥式的，但我们
仍能从中看出当代民族诗歌表现的多
样性、民族文学与汉语言的活态关系。
选本的推出既是补缺，也是提醒，提醒
写作者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
精神的同时，也要不断与传统对话、与
历史对应、与现实环境对接，每一语言
个体的自我完善始终是关键，也是构
建“语言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诗人、《中国少数民族诗
选》主编）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意性书写，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捕捉
□赵卫峰（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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